
《刀笔吏》

作者：沐轶

内容简介

法制史研究生穿越唐高宗永徽年间，成为衙门刑房书吏，依靠善于推理的精明头脑和对《唐律疏议》的

精研，运用手中一支生花妙笔，审刑名，平曲直，洗冤狱，破奇案，锄强扶弱，颠倒乾坤，坐拥美女入

怀，笑傲官道风流。

但令识字者，

窃弄刀笔权。

由心书曲直，

不使当世观。



第1章  莫待无花空折枝

劝君莫惜金缕衣，

劝君须惜少年时。

有花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无名氏《金缕衣》

大唐永徽三年早春二月，春风里还带着浓浓的凉意，但益州城外，已是杨柳依依，桃李吐蕊，三三两两

的踏春游客，也是满面春风，在青山绿水桃李花下，吟诗作赋，纵酒放歌了。

半天前，萧家鼎意外穿越来到了唐朝，此刻正一身西装，鬼鬼祟祟躲躲闪闪地避开游人，从桃林边走

过。

他是一个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正干得风声水起的

时候，一次意外，他便被时光隧道送到了这大唐朝。

这半天时间里，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恐，对古代的惊奇，和对未来的茫然之后，终于渐渐镇定下来，

也想办法搞清楚了自己是穿越到了大唐朝的永徽三年初，在剑南道的益州城外。他的一身西服和短短的

头发，让几乎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跟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他不敢进城，便想在城外找个什么地方弄一套衣

服。

他走过桃林，来到一处山脚下，便看见了几户人家，其中有一家的篱笆墙院子里还晾晒着几套粗布衣

服。

他一阵欣喜，左右看看没人，那户人家的房门也是紧闭着的。他便脱下了自己的西装衣裤，蹑手蹑脚走

了进去，从晾衣架上取下一套衣服还有一块包头裹发的皂罗幅巾，还有一双草履，把自己的西装西裤还

有名牌皮鞋、领带晾在上面，算是交换了。

这套西装西裤皮鞋可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名牌服装，是萧家鼎当律师为了撑门面，整整用了两件大案得的

代理费加起来才买下的，换这一套粗布短衫，那可是赔了血本了，不过也没有办法，吃亏算是赚便宜

吧！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他进来之前就已经掏空了衣服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此刻用那幅巾包裹着，拿着准备出去再穿上。他正要

离开，突然，他一下站住了，惊恐地望着院子门口。——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现篱笆墙院门旁边，有
一个狗窝！此刻，一条健硕的恶犬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咧着的嘴露出了森森的牙齿。

难怪这家人不需要留人看家，原来家里有一条猛犬！

萧家鼎冷汗都下来了，打架他不怕，从小各种烂架打了不计其数，可从来没跟狗打过架，瞧着那猛犬森

森的牙齿，他便一阵的心悸，跟狗没有什么面子可以考虑，要是对付不了，还是开溜为妙。

萧家鼎冲着那狗和颜悦色嘀咕道：“喂！我可不是贼，我是用这上好衣料的衣服换你们家主人的粗布衣
服，你们家主人可是占了大便宜了的。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哦……”

那猛犬哪里管这些，只是恶狠狠盯着他，一步步逼了过来。

萧家鼎额头见汗，忽然想起听人说狗都怕弯腰，以为是要拣石头打它。萧家鼎立即弯腰装着拣石头的样

子。那猛犬果然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待到发现萧家鼎并没有能拣到石头，立即目露凶光，一声不

吭张开大嘴朝着他冲了过来！



我靠！咬人的狗不叫！这狗肯定是来真的！

好男不跟狗斗！跑啊！

萧家鼎转身冲到篱笆墙前，奋力跃起，竟然轻巧地越过了半人高的篱笆墙，而且还高出了许多！

我怎么能跳这么高？

萧家鼎惊慌中带着惊喜，在大学的时候，自己五项达标考试跳高可是刚刚及格，怎么能一下子越过这半

人高的篱笆墙？而且动作潇洒堪比刘翔跨栏！

萧家鼎顾不上细想，他的眼角余光已经看见了那猛犬也轻巧地越过篱笆墙，追了过来，他立即撒开腿，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往前飞奔。

他感觉到两边的树木飞快地往后移动，自己简直都要飞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萧家鼎更是惊喜地纳闷，自己可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过。这速度，便是奥运会百米王也

不过如此吧？

跑出一段，眼角往后一扫，他立即大乐，一下子便停下了，那条猛犬已经被自己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正

站在远处，纳闷地望着自己，估计是在想，这个人怎么跑的这么快？

萧家鼎哈哈大笑，指着那猛犬道：“靠！有本事来追我啊！小样！哈哈哈！”

他猛犬果然又朝着冲来，吓得萧家鼎赶紧又转身飞奔。这一下跑出老远，再回头，便看见那猛犬已经变

成了一个小黑点，正在往回走，显然它知道没有希望追上萧家鼎，只能放弃回去了。

萧家鼎心里这个美啊，这是怎么回事？

他眼珠转了几下，是不是跟穿越有关？难道穿越中发生了什么变异，提升了自己的奔跑速度？这下好

了，脚下能抹油，打架不用愁。

他哼着小曲，放下手里的东西，拿起那块皂罗幅巾准备裹头，这种幅巾是有四根带子，两条垂于脑后装

饰用，另外两条要系于颈项，叫做幞头。老百姓叫四脚巾。可是萧家鼎从来没有戴过这玩意，自然不知

道怎么弄的，便按照陕北羊肚白那样裹了了事，又穿上粗布短衫，东西装好，然后往城里走。

又路过那片桃林，此刻他换了装又逃脱了猛犬狂追，心情大好，见天色尚早，这桃林位于一江春水边，

江上画舫倘佯，歌舞升平，岸边杨柳依依，岸上桃李芬芳，春燕翻飞，江上沙洲，几只鸳鸯或嬉戏或安

睡，别有一番春色景致，看得更是心情爽朗，便走了进来，在幽幽江水边找一处桃花开得最好的桃树，

坐在树下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边的青草地上，哼着有点跑调的小曲，把自己先前从西装衣裤里掏出来的

东西一样样地摆在面前，琢磨一下这些来自现代社会的东西，能给自己混迹古代带来什么好处。

一部智能手机，只有最后的一格电了，没有备用电池，也没有电可以充，基本上是废物。他把电池取了

出来，留着以后看看能不能用上吧。

钱包，里面有一叠人民币还有几张超市会员卡、医保卡、身份证、银行卡、名片啥的，到了这里，都是

废纸。

一串钥匙，废物。

一支签字笔，现在是毛笔时代，不会有人对硬笔感兴趣，所以这玩意基本上也属于废物。

几颗巧克力奶糖，这是事务所的小姑娘结婚送的喜糖，随手揣在了怀里，或许还能有一点用处。放在一

边好了。



一块带秒表功能的高档电子表，唐朝可没有电子技术来仿造。奶奶的，早知道要穿越，怎么不带一块机

械表，也可以用来仿制嘛。

最后，是一小袋辣椒种子。

萧家鼎的父亲已经退休了，他们家在顶楼，有个顶楼花园，老爸运了很多土上去，弄成了个楼顶菜地，

种些小葱、西红柿啥的。这天老爸给他打电话，说想种点辣椒，菜市场的辣椒是大棚蔬菜批量种出来

的，吃着不香。让他回家的时候带一包辣椒种子回去。于是，萧家鼎回家之前去了一趟农贸市场，买了

这一小袋辣椒种子，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一道霹雳就穿越，被时空隧道送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

辣椒种子能有什么用？种地？难道自己要当个农民？他才不干呢。放一边吧。

所有的东西都看完了，没发现什么可以帮自己的，不过，他一点没有沮丧，哼着的小曲甚至都没有怎么

太走调。没有关系，没有可以帮助自己的东西，自己还有一颗脑袋，一颗来自将近一千五百年之后的能

上天入地的高科技时代的脑袋，还怕找不到饭碗？

他把东西都收回了口袋，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听到唧唧喳喳的说笑声传来，抬头一看，却是几个俊男靓

女，带着一些丫鬟仆从，朝着他这边走过来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被那几个男子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在当中的一个年轻女子身上，只见她不过二八芳龄，高

髻云鬟，娥眉淡扫，肤如凝脂，美目顾盼，汪如秋水。眉宇间还有一点金钿更显得一张脸妩媚动人。身

穿绯色金缕刺罗襦，纤腰不盈一握，外套水红齐膝绣金半臂，下穿曳地绣花襽裙。最让人难忘的，是那

她凝脂般白嫩的肌肤，在粉红的桃花下更显得水润，恍若透明一般，红嘟嘟的樱唇，比那花蕊更性感。

虽然这女子算得上绝色，可萧家鼎美女见多了，有些麻木，若不是国宝级别的女子，很难引起他太大的

兴趣，这一点他自诩为对美色“熔点”很高，所以只看了一眼，便把目光扫向其他人。

没等他看仔细，他们已经到了这棵桃树下。那美貌女子显然非常的喜欢这一树桃花，站在树下，用银铃

一般的嗓音说着：“这儿好！咱们就在这儿开诗社好了！”

几个男子赶紧拊掌叫好，女子身边一个梳着双髻的小丫头看见了大石头后面盘膝而坐的萧家鼎，便拉了

拉那美女的衣袖，朝着他努了努嘴。



第2章  百无一用是书生

俊俏女子也看见了萧家鼎，见他一身粗布短衫，脚下草鞋，幅巾裹头乱七八糟，怪里怪气的，显然是个

农人，便皱了皱眉，对丫鬟道：“把这泥腿子撵走！”

“嗯！”

双髻丫头走过去，冲着萧家鼎道：“喂！走开！听见没有！快走开！”

萧家鼎翻了翻白眼，道：“走开？凭什么？这是你们家的地方？”

双髻丫头愣了一下，被萧家鼎的气势吓住了，后退了两步，转头望向那几个男仆，对为首一个大汉

道：“雷大哥，你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魁梧男仆当下走了过来，狞笑着捋着袖子对萧家鼎道：“臭小子，你再不走，老子可要你脸上开花！”

要打架？谁怕谁！

萧家鼎从小就不是个乖学生，小学、中学就经常打架，单打独斗，群殴烂打，没少干过，派出所也进了

好几次。当初他老爹老妈因此可是没少头痛，换了好几个学校，甚至坚持上下学接送，让他少了打架的

机会，随着慢慢长大，也渐渐懂事了，知道父母的苦了，这才打架少了点，专心学习多了点。所以，要

论打架他可不怵，虽然穿越到了唐朝，人生地不熟的，不该太争强好胜，可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是可

忍孰不可忍！更何况先前自己连那凶猛的猛犬都跑过了，还怕他们？大不了脚底抹油。

他慢条斯理站了起来，瞧了一眼高出自己半个头的魁梧大汉，抱着双肩，冷冷道：“怎么？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你们几个斯文，为了一树桃花，竟然要动手打人？就不怕王法吗？”

“嘿！你这泥腿子，还说什么王法，老子就是王法！”说罢，那魁梧男仆恶狠狠抡着拳头朝着萧家鼎走
去。

“住手！你要干什么？不许打架！”一个胖乎乎的女子拦住了那男仆，对俊俏女子道，“黄姐姐，咱们是
来游玩踏青吟诗作赋的，怎么打起人了？”

萧家鼎心里哦了一声，原来这俊俏女子姓黄，却不知是哪家的大小姐，如此霸道。

姓黄的俊俏女子哼了一声，道：“这泥腿子无礼，该当教训一下！杜妹妹你别管！”

听到主人发话，那壮硕男仆便绕过那姓杜的胖妞，一拳朝着萧家鼎面门砸去。

萧家鼎很是奇怪，因为他看见这男仆这一拳来的很慢，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难道他只是虚张声

势？

萧家鼎正在纳闷，那一拳终于慢悠悠打到了他的面门前，看拳风却是很强劲，似乎又不像是手下留情的

样子，他便一晃脑袋，躲了开去，迎着他的来势，抬膝盖狠狠给了他小腹一下。那男仆顿时脸色惨白，

软倒在地，蜷缩成了一个虾米，差点背过气去，半天爬不起来。

萧家鼎这纳闷，那几个公子小姐更纳闷，因为在萧家鼎眼中，这男仆这一拳如同慢动作，可是在这些人

眼里，这一招当真是快如闪电，他们连如何出招都没看清楚。不过他们知道，这男仆是俊俏女子府上的

护院，这次出来就是担任护卫任务的，手里很有几分真工夫，却被这土里土气的泥腿子一招就撩趴下

了。

书生小姐们不由大惊，一个长相英俊的书生折扇指着萧家鼎，对身后众男仆道：“打！打死这造反的泥
腿子！”

那七八个男仆嚎叫着纷纷冲了上来动手。



萧家鼎见他们人多势众，本来想脚底抹油的，可是见他们动作跟刚才那男仆一样的缓慢，根本不用害

怕，便定了心。他很快就想明白了，这肯定是跟穿越有关，自己奔跑速度突然成倍增加，那反应速度自

然也就成倍提升了，所以不是对方速度慢，而是自己眼力反应快，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慢动作一般了。

他想通此节，更是高兴，他本来就富有打架经验，此刻反应力成倍增加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在那些个

男仆的群殴中左躲右闪，游刃有余，对方的拳脚连他衣角都碰不到。可是他的动作却装得非常的狼狈，

连滚带爬的，嘴里还大声叫嚷着：“不好了，打人了！打死人了！”

他知道这些小姐少爷，应该是有头有脸的人，这种人最怕的就是被人背后指指点点议论说不道义，所以

他装成被欺负的样子。他这一嚷嚷，左近游玩的游客们纷纷都拿眼望了过来，见一大伙男仆在围殴一个

庄稼汉，有认识这些公子小姐的，便窃窃私语起来，脸上满是不屑和鄙视。

一众少爷和小姐果然惶恐起来，俊俏女子又羞又急，跺脚道：“别打了！退回来，都退回来！让人家看
见了什么样子。我爹要是知道了，非骂死我不可！”

其实，那几个男仆已经被萧家鼎搞得昏头土脸，心惊胆战了，他们没有一拳打中人家的，反倒是每个人

都自己挨了好几下，知道不是这庄稼汉的对手，巴不得有小姐这句话，赶紧退了回来。

萧家鼎笑嘻嘻瞧着那俊俏女子，道：“咦？怎么不打了？接着来啊！”

这些人都看出来了，这泥腿子有些功夫，真要打还占不到便宜。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硬的不行来软的，那长相颇为英俊的年轻书生，手摇折扇走了上来，哗的一声张开折扇，摇了几下，朗

声道：“只有你们这些没规矩的泥腿子才动粗，我们乃一介斯文，谁跟你动手动脚？小子，你是何人？
在这干什么？”

“老子种地的，累了在桃树下准备大便。没想到遇到了一群狗在这狂叫不停，还得老子拉屎都不痛快！”

萧家鼎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成斯文人，从小也是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刺头，老爹就是怕他惹是生非，所以逼

着他高考读了法律专业，还逼他读了法制史的研究生，就是想用法律来熏陶他，让他知法懂法，规规矩

矩做人，可他虽然读了法律，知法懂法了，本性却没改多少。毕业后又当了律师。

众所周知，当今这个社会，干律师这个行当，要想做得风生水起，就得学会很多歪门邪道。而这一点，

正好符合萧家鼎的性格，所以正好如鱼得水，没想到干得正欢，却意外穿越了。

萧家鼎这几句话又是大便又是拉屎的，粗俗不堪，搞得那些个才子佳人们一个个皱眉扭头。

英俊书生哼了一声，道：“没教养！你看清楚了，我们是读书人，结成了诗社，今日阳光烂漫，我们要
在这里吟诗作赋，你一个泥腿子在这里凑什么热闹？要拉……那个什么，找没人的旮旯去解决，在这满
树绚烂桃花下成何体统？简直有辱斯文！真是不懂规矩的泥腿子！”

“泥腿子怎么了？泥腿子就不能蹲在桃树下拉屎了？就你们可以随便在桃树下拉屎？”

英俊书生气得鼻子都歪了：“谁在桃树下拉屎了？搞清楚，我们要在这里吟诗！”

“吟诗？硬屎？你拉的是硬屎啊？哈哈哈！”

英俊书生气得脑袋冒汗，不停扇着扇子，当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萧家鼎瞧了着他手里乱摇的折扇，笑道：“这才二月天，摇什么折扇？装什么儒雅？冻死你龟儿子活
该！”

“你——！”英俊书生折扇一收，指着萧家鼎，气得脑袋冒烟。

那姓黄的美女过来，对英俊书生道：“别理他，一个目不识丁的种田泥腿子，有啥好说的……”



“看不起我们种田的？”萧家鼎冷笑，“吟诗作赋有什么了不起？读书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百无一用是书
生’！神气什么！”

姓黄的美女上下打量了一下萧家鼎，道：“好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样子，你这泥腿子也读过几天私
塾？”

“认识几个字而已。比不得你们学富五车，道貌岸然。”

黄姓美女和几个书生相互看了一眼，都是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这泥腿子是真的不懂这道貌岸然的含义，

还是故意讥讽他们。

黄姓美女对英俊书生道：“汤公子，不用管他，我们坐那边好了！”素手一抬，柔荑兰花，遥遥一指另一
边的桃树下的青草地，“那一树桃花开得也甚好，没有必要跟他一个泥腿子斗气，败了我们的兴致。”

汤公子点点头，狠狠瞪了萧家鼎一眼，转身陪着俊俏女子过去了。男仆们赶紧搀扶起地上哼哼的那护

院，也不敢看萧家鼎，跟着过去了。

要是没有这件事，萧家鼎本来是打算离开了，可是现在遇到这些看不起贫下中农的公子小姐，而且欺人

太甚，动不动就出手打人，这口气可是咽不下去的，得找机会整整他们捞回来，索性又坐了下来，斜眼

瞧着他们。

那些仆从悻悻地在对面桃树下草地上铺开垫子，放好瓜果吃食，酒杯酒盏，一个个仿佛忘记了刚才的难

堪，眼望着头上的桃红李白，举杯相邀，吃喝了起来。

看见他们吃喝，萧家鼎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起来，便勒了勒裤腰带，准备把那几颗巧克力奶糖拿出来吃

掉。便在这时，远远的来了一顶步辇，几个男仆抬着，步辇上端坐着一位中年美妇，雍容华贵，眉目含

笑。



第3章  蓬莱清浅水仙家

一见到她，那几个公子小姐都欢呼起来，道：“好了，正主来了！这下可以开诗社了！”

看样子，那中年美妇却是他们这帮子才子佳人诗社的领头的。

步辇停下，公子小姐上前，簇拥着来到了桃树下，坐在了蒲团上。

那先前帮过萧家鼎说话的胖妞坐在了美妇的身边，撒娇道：“干娘！你怎么才来！害得我们眼睛都望穿
了！”

这美妇是那姓杜的胖妞的干娘？萧家鼎心想，看这样子，这美妇应该不是一般人家的，却不知道是什么

来历。

美妇道：“家里有一点事情要办，我不是说了吗？让你们自己先开始，不必等我的。”

“那可不行！”黄姓美女娇滴滴道，“你不来，谁帮咱们作评判？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说不出到底谁
好！”

姓汤的英俊公子摇着折扇，微笑道：“是啊，咱们也等久了，这就开社吧！请纪夫人出题！”

“好！”美妇微笑，看了看四周，道：“我也不出什么太难的，免得太伤神，扰了大家的踏春雅兴。就以
眼前春色为题，各赋诗绝句一首，以一柱香为限，最后一人，罚酒两海，倒数第二，罚酒一海。香尽不

能成诗者，罚三海！”

众人齐声叫好。

她身边的一个灵巧的小丫鬟，拿出了一个大大的酒樽。那几个才子佳人顿时间目瞪口呆，杜二妞咂舌

道：“这么大？三海？我的老天爷，喝完可就什么都不用干了。直接躺倒了。”

众人大笑。

那小丫鬟已经拿出一个小香炉，搁在面前，取出一根精制的线香，点燃了插在香炉里。微笑道：“各位
爷！各位姑娘！开始计时了，赶紧想吧，想不到，可就要罚酒了！”

那些才子佳人赶紧的一个凝神苦思起来。

几个小丫鬟又在一个几案上，铺好纸笔，一手捋着宽大的袖袍，一手拿着松烟墨，开始慢悠悠研起墨

来。

仅仅半注香，黄姓美女便拊掌微笑，道：“我有了！”走过去，提笔写道：

绿杨阴转画桥斜，

舟有笙歌岸有花。

尽日会稽山色里，

蓬莱清浅水仙家。

众人听说她有了，便都过来围着观瞧，一边看一边念，待她写完，不由得都拊掌赞叹。

萧家鼎也听见了，心中暗忖，这美女虽然跋扈，肚子里却也还有些才学，这首诗倒也不错，虽还算不得

绝品，却也有些意境。只可惜自己装了一肚子的流传千古的唐诗宋词名篇，倒也不把这首诗看在眼里。

那几个才子佳人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那长相颇为儒雅的汤公子，摇着折扇，晃着脑袋，仿佛在



吟诵圣贤的锦绣文章一般，把这首七绝又读了一遍，道：“贤妹这首七绝，读罢之后，让人耳目一新，
我等都已经成了仙家似的。贤妹果然不愧为益州第一才女！”

那俊俏女子淡淡一笑，道：“汤公子过奖。”便不再说话，似乎对这汤公子的马屁并不是很在意。

这汤公子称呼她为贤妹，可她却淡漠地叫他汤公子，显然对她的套近乎并不认同。汤公子却似乎已经习

惯了那俊俏女子的淡漠，也不在意，道：“依着贤妹的这首诗，愚兄也想到了一首，便算作狗尾续貂
吧。”当下，走到几案前，正襟危坐，提笔写了一首七绝，边写边自己吟诵道：

二月江边花满枝，

风轻帘幕燕争飞。

游人休惜夜秉烛，

杨柳阴浓春欲归。

他这首诗写罢，那几个公子小姐都连声叫好，只有那俊俏女子，只是神情淡淡的。汤公子便微笑问

道：“贤妹，请你点评一下愚兄这首诗如何？”

俊俏女子淡淡道：“等一会自然有纪夫人点评。我等洗耳恭听就是。”

这时，其他的几个也陆续开始提笔写了起来。只有那胖乎乎的傻妞似乎满脑袋的浆糊，怎么都凑不出一

首，急得满脑袋的毛汗，没头苍蝇似的在那里乱转。

唐诗宋词萧家鼎脑袋里有的是，小时候望子成龙的父母便逼着他背诵唐诗宋词，也正是那时候被逼得太

厉害，反倒助长了逆反，以至于后来稍稍长大了之后便不听父母的了，成了打架斗殴的坏学生，不过父

母小时候逼迫他背诵诗词，现在到有了用武之地，当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刚才他们说的赋诗胜败罚酒的办法萧家鼎已经听到了，也听到了那俩位的诗，眼珠一转，便有了主意，

心中暗想，这一次老子不整得你们两个才子佳人趴地上狂吐老子就不是穿越过来的人。

他瞧着那胖妞，等她转向自己这边，便朝她微笑招手，示意她过来。

胖妞不知道萧家鼎叫她做什么，看了一眼那些才子佳人们，正在围着点评那些写好的诗词，没有人注意

她，便快步走到了萧家鼎面前：“做什么？”

“看在你刚才帮我说话的份上，我教你一首诗，你记住了……”

“你教我？拉倒吧！别捣乱了！”胖妞噘着小嘴转身要走。

萧家鼎低声吟诵杜甫的著名咏春诗句：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

那傻妞立即站住了，转身看着他，一脸的不信。赶紧回头看了一眼，见那几个同伴正在摇头晃脑评析这

两首诗，没有人注意他们，赶紧快步走回来，低声道：“后面两句呢？”

萧家鼎微微一笑，道：“你先告诉我，你们都是些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你先告诉我。我再告诉
你。”

胖妞忙道：“我叫杜二妞，我爹经商，常年在外跑买卖，我爷爷原来是县衙刑房的一个书吏，名叫杜达



隐，因为年纪大了去年已经告老隐退了。”

县衙刑房主管刑事民事审判工作，唐朝衙门普通的胥吏都叫“史”，通称书吏，相当于现代社会县法院一
个普通的审判员。

萧家鼎忙拱手道：“久仰久仰。”

杜二妞奇道：“你认识我爷爷？”

萧家鼎愣了一下，心想这胖妞还真实诚，听不出自己这是客套话，又不能当面否认，便含糊道：“听说
过你爷爷的名气。嘿嘿。你接着说，那摇着折扇长得人模狗样的公子是谁？”

杜二妞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你说话可真刻薄。不过也挺形象的，我也不喜欢他。他叫汤荣轩，
他爹是县衙户房的司佐，名叫汤贤。”

萧家鼎是法制史研究生，对古代官职还是非常了解的。这户房管户籍、记账、驿站、田地之类，职权包

括现在的农业局和民政局包括土管局，而司佐，只是司户的副职，可以理解为副局长，但是级别上跟现

在社会的县机关副局长可不是一个概念。司佐是流外官，俗称不入流，没有官品，属于官吏中

的“吏”级，套现在的行政级别，顶多算个科员级。牛逼什么？老子现代社会没少跟地厅级干部打交道，
就算省部级，也有过交往的，你这小小科员在我面前算个球！

杜二妞又道：“先前让仆从撵你走的那个女的，名叫黄诗筠，她爹爹是县衙的录事。”

县衙录事，从职能上看，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可是级别跟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差远

了，县衙的录事也是不入流的，也是属于“吏”的级别，只不过，工作上经常能跟县领导在一起，可以吹
吹风啥的，狐假虎威，难怪这么嚣张，动不动就打人。

萧家鼎又问那中年美妇，杜二妞道：“她是我们诗社的掌社，是告老还乡的弘文馆纪学士的妻子，只是
那纪学士已经在几年前亡故了。”

这弘文馆学士那才是真正的大官，唐朝至少要从五品以上的才能叫做学士。五品官可相当于现在的地级

干部了。只不过，是个搞学问的大学副教授之类的，而且已经去世。看看人家，地级干部的夫人，一点

架子都没有，哪像你们这两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这才叫风度！

杜二妞接着介绍剩下的两男两女，也都是衙门胥吏的子女。杜二妞滔滔不觉把这些人都介绍了，都是县

衙官吏的子女。看来，这个什么诗社，使他们县衙大院里的官吏子女们组建的。

等她说完了，萧家鼎点点头，道：“明白了，——我教你的那首绝句后面两句是：泥融飞燕子，沙暖睡
鸳鸯！”

“太好了！谢谢你！”杜二妞眉飞色舞转身正要走，萧家鼎忙道：“等等！”

杜二妞赶紧转身过来：“怎么了？”

萧家鼎道：“看你这人实诚，我很喜欢，也乐意帮你的忙。我再告诉你那黄诗筠和汤荣轩的两首诗词的
破绽，你想不想听？”

“想啊想啊！”杜二妞急声道，她虽然参加了诗社，可是没有诗词的天资，要么做诗作不出来，要么便是
打油诗，徒惹人笑话，她也知道，这些真正的才子佳人要不是看在她父亲是县衙的老书吏给面子说，早

就把她撵出了诗社了。便是这样，她心里也总是不是滋味，现在有萧家鼎教她这首诗，听着非常的好，

又听他说还能指出那两人诗中的破绽，更是惊喜交加，这下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忙不迭的点头，胖

乎乎的脸蛋上满是企盼地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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